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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副刊
与我们一起发现人生传奇

在中国广袤的
文 学 版 图 中 ，从 古
代游牧史诗到近现代作家的创作，
内蒙古文学创作一直以其独特的
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占据
一席之地。

《草原》杂志是全国少数民族
地区最早的汉文文学期刊之一，由
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迄今已经
坚守 75 年，自治区的老中青几代作
家的创作都是从《草原》起步。近
日，由《草原》杂志编选的新书《草
原十二骑手》出版上市，该书汇集
了内蒙古 12 位中青年作家的中短
篇小说佳作。这些作家横跨 70 后
到 00 后 4 个代际。书中作品以开
阔的视野呈现了内蒙古大地的风
土人情、历史文化、社会风貌。在
著名作家邱华栋看来，中国当代文
学中，内蒙古作家以多元的风格和
丰富的题材，诠释了草原文化的时
代精神和审美意蕴。

前不久，《草原十二骑手》主编
阿霞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
分享了她对草原文学的理解与观
念，讲述了以笔为马驰骋在文学草
原上的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历
程。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草原
十二骑手》的出版不仅仅是艺术与
情感的表达，更是在传承多民族文
化，反映当地人民在多元文化交融
中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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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起独具魅力的“北疆文学”景观
北青报：《草原十

二骑手》作品集亮相，
作为主编，能否谈谈选
择“草原十二骑手”这
个意象和书名的缘起
与立意？

阿霞：“骑手”象征
着自由、力量和对远方
的向往，这本身就是草
原精神的象征。选择

“骑手”，正是因为它天
然融合了内蒙古的精
神特质与文学创作的
核心品格。这12位作
家，可以说是当下内蒙
古中青年作家的精锐
力量——70 后作家海
勒根那、拖雷、赵卡，80
后作家娜仁高娃、肖睿、阿尼苏、陈萨
日娜，90后作家苏热、渡澜，00后作家
晓角、田逸凡、艾嘉辰，4个代际12位
作家，他们像“骑手”一样，在文学的疆
域里纵横驰骋，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独
特的视角和旺盛的创造力。他们不光
书写草原，还有森林、沙漠、乡村以及
都市，带着各自的地域特色，协同奔赴
文学的远方。

这次出版，也可以看作是内蒙古
中青年作家的一次别具意义的“代际
接力”展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集，让
大家看到内蒙古文学有着鲜活、多元
的当下和充满可能的未来。期待这片
土地孕育的独特声音、故事和思考，能
更广泛地被听见、看见，并且得到认
可，汇入更辽阔的中国文学版图。

北青报：能否介绍一下《草原十二
骑士》中作家们的成长背景和风格？

阿霞：这部作品集的出版，也是我
们为“新边地写作”提供重要研究样本
和作家群体标识的一种尝试。集子里
既有对草原和北疆历史、游牧和农耕
文化的深刻挖掘，也有年轻作家用新
视角对当代都市各阶层人情感、困惑
与突围的文学呈现。这种代际和题材
之间的碰撞本身，也显现了他们写作
的独特价值。

比如70 后海勒根那，他出生在内
蒙古通辽。童年放牧时，他仅有一本
梁晓声的《天若有情》用来反复阅读，
曾因没钱购买供销社的《苦菜花》，自
行虚构故事讲给伙伴听。他打少年起
就走过很多地方，青年时期更是在内
蒙古“四处为家”。所以，他的小说里
会有草原森林，有沙地戈壁，有乡村牧
区，也会有北方城镇。这种四处漂泊
的命运似乎暗合了其游牧祖先逐水草
而居的生活。其创作主题往往融合蒙
古族乌力格尔说书传统与拉美魔幻主
义，聚焦草原生态与骑手精神，代表作
有《父亲鱼游而去》《鹿哨》。

80后娜仁高娃出生于鄂尔多斯库
布其沙漠腹地，邻居都是淳朴的牧民，
玩伴是牛马羊骆驼。小时候太祖母给

她讲过很多民间神话
故事。童年的生活、
家乡的一草一木成为
她无法割舍的牵挂，
也为她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她坚
持以简练文字挖掘沙
窝地人群的沉默温
情 ，如《草 地 女 人》
《门》等。

90后渡澜出生在
内蒙古一个名叫库伦
镇的地方，库伦在蒙古
语里有着“庭院”的意
思。她说：“我的家乡
也的确是个如庭院般
美丽的地方，周围是寺

庙，生活节奏很缓慢，这里的荞
麦很好吃。”渡澜从小受蒙汉双语教育，
她喜欢汉字与汉语书籍，可以“将一张家
用电器的说明书，从头读到尾”，这份喜
爱让她尝试用汉语写作，很快受到关
注。她的小说极具包容性，蕴含着悲悯
的力量。

北青报：策划、编选这部作品集的
背后，寄托着怎样的文学设想？

阿霞：“草原骑手”的命名和这本书
的编辑出版，源于2013年《草原》杂志
开设了“草原骑手”栏目。当时的主编
是尚贵荣老师，那一年《草原》全面改
版，我提议开设一个专门推荐本土青年
作家的栏目。因为当时的内蒙古文坛
有点沉寂。我想《草原》需要一个栏目
将这些年轻作家团结聚集起来，让他们
亮相文坛。尚主编特别支持。一开始

“草原骑手”栏目是“九人联展”，全年十
二期刊物连续推出，其中有广子、赵卡、
拖雷、安宁、娜仁高娃、晶达等。12年
过去了，这一批作家依然是内蒙古当下
最为活跃的作家，创作质量和影响力稳
步提升，已日渐成为内蒙古当代文学的
中坚力量。

积极为青年作家提供崭露头角的
机会，是一个文学杂志的职责所在。
当时，“草原文学”新一代青年作家的
声音尚未形成集体共鸣，他们的创作
散落在不同平台，缺乏系统性的展示
与推介。作为本土文学期刊，我们意
识到需要一个专门的阵地，为那些扎
根草原、兼具现代视野的写作者搭建
舞台，这既是对“草原文学新力量”的
一次主动挖掘，也是对时代命题的自
觉回应。至今为止，已经有50多位作
家从这个栏目走向全国。

2025 年，《草原》杂志全年交替推
出“草原骑手·00后”和“草原骑手·多
文体”栏目，“草原骑手”作为一个文学
群体，持续集中呈现内蒙古青年作家
文学创作的审美趋向和地域特色，建
构起独具魅力的“北疆文学”景观。此
次推出《草原十二骑手》作品集，既是
对 12 年成果的梳理，更是一次“精神
定格”。

草原文学中有一种原生的创造力

北青报：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
有哪些差异？是否能体现出草原文
学的独特性？

阿霞：差异很明显，就像草原上不
同走向、不同形态的河流。70后作家，
他们的根更深地扎在传统的土壤里，对
草原的描摹往往带着史诗般的厚重和
对游牧文明的深情回望，主题常围绕草
原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比如海
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请你喝一碗哈
图布其的酒》；80后的作家，经历了剧烈
的社会转型，作品里更多是传统与现代
碰撞下的张力、困惑与坚韧，叙事手法也
更趋多元。更年轻的90、00后“骑手”们
视野更开阔，他们笔下的草原融入了城
市经验、全球视野，甚至科幻元素，探索
着身份认同的更多可能性，语言也更灵
动跳跃。

无论哪一代，不管怎么写，对这片
土地的深切眷恋、对自然万物的敬畏、
对生命韧性的歌颂、对自由的追求，还
有那种开阔的胸襟，都是流淌在文字血
液里的。

北青报：您提到草原文学是一场由
“边缘”向“中心”的文学远征，这里的“边
缘”和“中心”您是如何定义的？

阿霞：我说的“边缘”，更多的是文
学话语权的位置。过去，“草原文学”常
被看作“地域文学”，作品多被贴上“少数
民族”“地方特色”的标签，不常进入主流
文学讨论的核心。但恰恰是这种“边
缘”，让我们的视角更独特——没有被

同质化的创作环境，反而保留了对自然
的敬畏与感悟，对生命本真的思考，题材
也更贴近土地和人的关系。

“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正如评
论家兴安所说：“边缘与中心它不是二元
对立，而且‘边缘’对于‘中心’有补充、创
新甚至塑造的力量。”换个角度想，草原
文学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边缘”位置
也是优势——边缘意味着较少受到某
种固定模式的束缚，反而能保持一种野
性的、原生的创造力，自由生长。比如渡
澜、晓角这些更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
或“一鸣惊人”。

北青报：您认为哪些关键事件、作
品或人物，标志着草原文学开始突破地
域限制，引起更广泛文坛和读者的关注？

阿霞：《草原》杂志75年的坚守，无
疑是最重要的基石，郭沫若题写刊名，茅
盾、老舍等大师为我们题词鼓励，赋予了
它高起点和深厚底蕴。

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等第一
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茫茫
的草原》、长诗《狂欢之歌》，第一次系
统地将草原生活、革命历史带入新中
国文学主流视野。上世纪80年代作家
张承志以草原为背景的《黑骏马》《金
牧场》等作品，充满激情与哲思，极大
地提升了“草原”在文坛的文化符号价
值，吸引了广泛关注。乌热尔图、冯苓
植、白雪林、肖亦农、路远、阿
云嘎、满都麦等作家，他们持
续地深耕，作品获得全国奖

北青报：新一代的“草原骑手”们，
展现出哪些新的文学特质、关注点和表
达方式？他们面临着哪些与前辈不同
的创作环境与挑战？

阿霞：新一代作家，面临着多重的
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有源于文学本身的内在矛盾。

新一代的“草原骑手”，很多只有城
市生活的经验，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
历，草原和乡村不再是他们写作的主要
背景，而是融入更复杂多元的现代生
活。他们更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比如
年轻人的焦虑、对身份的认同等等。表
达方式上，他们擅长用轻小说、科幻等
形式讲故事。语言更个性化、实验性更
强，叙述方式更新颖。

北青报：草原骑士的笔，如何让草
原走向世界？

阿霞：首先，要加强“破圈”意识，积
极尝试与影视、戏剧等跨界合作，让内蒙
古的故事以更多元的形式传播。作家
要更主动地拥抱时代，不要把自己局限
在“写草原”，而是要写出这里与世界的
紧密连接。希望“草原文学”能涌现出更

多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扛鼎之
作，出现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文学
大家。也期待年轻一代“骑手”用他们的
作品证明，“草原文学”——内蒙古的文
学，永远在路上，永远充满可能。

北青报：对于正在成长、未来可能
加入这场“远征”的更年轻一代草原写作
者，您最想给予他们怎样的寄语或期望？

阿霞：生长在数字时代，应该有更
开阔的视野和新思维，完全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重新定义“草原文学”。不必刻
意追求“传统”或“现代”，真诚地写下你
眼中的现实，就是最有力量的。

另外，永远不要丢掉对草原、对大
地、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和好奇。不要
被任何标签或框架束缚，新时代的中国
故事可以用一万种方式来讲述。拥抱
新技术、新思想，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
一无二的表达。不刻意迎合，不随波逐
流，而是用你们独特的、充满力量的草原
声音，去丰富人类共同的精神世界。加
油，未来的骑手们！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阿霞

每年改稿班交流碰撞很激烈

北青报：在作品集的筹备过程中，
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是否有过交流互
动？这些互动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

阿霞：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重点作
家的改稿班，交流碰撞很热烈，大家会互相
学习对细节的打磨。这种火花的碰撞，会
直接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对年轻作家来说，他们能直接聆听
成熟作家的创作心得、人生阅历，学习那
种对文字的敬畏、对草原的深刻理解。
比如，谈如何处理历史题材的真实感与
文学性，对于年轻作家如何处理当下经
验就很有启发。这是最直接的“传帮
带”。对资深作家来说，年轻一代的锐
气、对新技术新观念的敏感以及他们笔
下展现的草原新面貌，这种跨代际的交
流，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和创作生态。

北青报：在您看来，老一代作家最
宝贵的、最值得继承的“文学遗产”是什
么？文学的“薪火”如何相传？

阿霞：今年是北京市文联成立 75
周年，《草原》与《北京文学》同岁，到今
天都75岁了。茅盾、老舍、曹禺、叶圣
陶等大文豪也都曾在《草原》发表过作
品，自治区的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创作
都是从《草原》起步。

《草原》一直坚持给新人机会，每期
都有“新发现”栏目推出新人；同时通过
改稿班、师徒结对等方式，让老一辈作
家的创作和人生经验直接传递给年轻
人。现在很多年轻作家说，他们第一次
发表作品时，编辑手把手改稿的场景，

就是他们文学梦的起点。
还有就是对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自觉

守护与艺术转化。十二骑手中，有几位
作家是从民族语言转入汉语写作的，比
如娜仁高娃、渡澜等，他们努力在汉语写
作中融入蒙古语的思维、意象和叙述节
奏，将民族民间故事、史诗传说、习俗礼
仪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资源。他
们的写作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方
式提供了独特经验，同时为中华文化的
丰富性增添了独特光彩。

北青报：您认为这部作品集对于当下
的文学创作生态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阿霞：首先，它集中展现了内蒙古
文学独特的美学气质——那种与自然、
历史、族群血脉相连的磅礴与细腻，那种
在现代性冲击下依然坚韧的生命体验
和哲学思考。所选作品题材多样、风格
各异，而且故事的发生地既有呼伦贝尔
草原、鄂尔多斯荒漠、乌兰察布乡村、科
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还有城镇
与都市，这些富有地理特征和独特审美
意义的写作，共同构成了内蒙古文学的

“精神图谱”。它证明了地域性写作不仅
没有枯竭，反而因其独特性成为突破同
质化的宝贵资源。

从社会价值上来说，它是一次多元
复合的“文化呈现”，让更广大的读者了
解当代内蒙古作家的经验、思考与表达，
感受内蒙古暨北疆文化在当下的脉动
与变迁，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
群的理解与对话，也为本土年轻写作者
树立了标杆和信心。

评论家孟繁华（左一）、兴安（右一）与《草原十二骑手》
主编阿霞（中）在敕勒川草原为新刊拍片

真诚写下眼中的现实就是最有力量的

项，被译介到国外，标志着内蒙古作家
个体影响力的突破。

当前草原文学正处于一个充满活力
的“破茧期”，已经有一批作品和作家开
始被主流文坛“看见”，成为当代中国文
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极具辨识度的闪
光点。但离真正的“中心”还有距离——
我们需要更多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让
它们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全国性乃至世界
性的阅读视野和评价体系，成为影响文
学发展和思潮的重要力量。我们持续推
出新人新作，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如

“草原文学奖”，以及出版《草原十二骑
手》，都是“远征”路上的坚实步伐，是集
体力量的有力展示。

北青报：在推动草原文学从“边
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

阿霞：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草
原性”超越地域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意义
的“人类性”表达。既要保持内蒙古文学
的独特性，又要让这种独特性能被更广

泛的人群理解和共识，避免被猎奇化，也
要防止在追求“普遍性”中迷失自我。还
有就是“草原文学”概念的延展。因为内
蒙古幅员辽阔，地貌丰富，它不仅有游牧
文化，还有农耕文化，以及森林、沙漠、都
市等文化，这些文化汇聚成了今天内蒙
古多民族共生的“北疆文化”。

《草原》杂志75年来一直是草原作
家的摇篮和家园。无数作家从这里起
步，像书中许多“骑手”的早期作品都发
表在《草原》上，它确保了内蒙古草原文
学创作血脉的延续和代际传承。

我印象很深，00后晓角因为家里穷
和母亲生病不能上学，她识字是七八岁
开始的，外公当过民办教师，他就找一
些旧书来逐字教她。后来，她们家有了
手机，她特别喜欢阅读电子书，读了很
多书，慢慢开始尝试写作，抒发内心的
情感。再然后就开始投稿，《草原》杂志
刊发之后，还上了《作家周刊》，后来又
上了《中国校园文学》，她目前在家务
农，仍在写作。


